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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章

 

安静的房间里，斯塔雷被珐琅按在柔软的大床上。没有灯火，月光温柔的撒满了整个房间，也清晰的照映出两人重叠的身影。

斯塔雷深深的凝视着自己的情人，珐琅银白的长发披泻下来，在月光的照映下散发出一层微微的光晕，柔和了他原本坚毅俊朗的面容，两只同样散发着光晕的狼耳内柔嫩的皮肤泛起淡淡的粉红色，透露了主人内心的兴奋。

珐琅两手撑在斯塔雷身侧，俯视着身下的爱人。那位黑发的剑圣毫不抗拒的任由他欺倒在床上，从男人眼里的神情能看出他很显然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并且对那件事的发生毫无抗拒。

这种难得一见的柔顺姿态让珐琅的心脏激烈的跳动起来，忍不住伏下身深深的吻住斯塔雷微笑的双唇。

双唇相叠，舌尖轻轻的探入牙关，温柔的舔舐着男人的上颚，用舌尖反复的感触着与兽人不同的、平整光滑的齿列，不厌其烦。

感受着狼人对自己牙齿的热情与好奇，斯塔雷也将舌尖探入珐琅口中，舔舐兽人们特有的尖利犬齿，珐琅则顺势缠上斯塔雷探出的舌，一手固定住对方的头部猛然加深了这个吻。

两人唇齿交缠，对方的气息充满了鼻尖，舌尖热烈的爱抚让心脏激烈跳动血液流动加快，珐琅的手已不自觉地开始撕扯斯塔雷的腰带，想要直接触摸到对方温暖的皮肤。

气喘吁吁的结束了这个让人近乎失控的吻，狼人的唇舌接着吻上对方的下颚、喉结、锁骨，尖利的犬齿咬啮着男人光滑结实的肌肤，在上面留下一连串带着水渍的粉红。

斯塔雷双手轻轻的攀附在珐琅坚实的背上，任由狼人啃噬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点燃簇簇火花，放任一向清明的眼眸开始染上丝丝情欲。

“……珐琅……”微带叹息的轻唤让沉迷于对方躯体的狼人不解的抬起头，望向身下人的脸。

斯塔雷轻叹着微笑的看着自己的挚爱。

“我愿为你所有，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你是不是也能为我所有呢？……”

骄傲的狼人闻言一愣，瞪大了金色的双眸望着自己的情人。

对方深黑色的眼眸中溢满温柔与纵容，还有些微的询问。珐琅很明了，这只是一个提议，就算自己拒绝，对方也不会有什么不满，但他心里还是涌起了丝丝名为“愧疚”的情绪。

因为很爱这个人，爱得是那么自然而然，理所当然顺应着自己的本能的想要拥有他、占有他，却在不自觉中忽略了，对方与自己同样身为男性这一事实。男性的本能便是占有，而这位拥有强大力量的男人，却总是默默的退让、温柔的包容着自己，即使居于劣位也不抗拒。

反观自己，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的牺牲与退让，并把这种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

一时间，望着斯塔雷微笑的面容，珐琅心中百味杂陈，心潮涌动，难以言语。

情人的沉默不语误导了黑发的剑圣，斯塔雷只当是他心里不情愿居于下方，便也不在意，只是手上使劲，拉下对方的身体，欲继续刚才未完的缠绵。

看着爱人愈来愈近的脸，珐琅深吸一口气，握紧双拳下定了一个决心。

手扶住对方的腰使劲一抬，身子向旁边的床面倒下，上下交叠的两人登时调换了位置。

不敢望向情人惊讶的面孔，狼人坚毅的脸上不禁阵阵发烫。

“……你先来吧……我怕我……做完了，你就没力气再……了……”

还在诧异当中的斯塔雷闻言不禁轻笑出声，“你倒是……还没做，先自夸起来了啊。”心下却也微微一动。

之前也稍微了解过，兽人与人类虽同为智慧生命，却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性欲强度就是一项很大的差异。兽人中不论种族均欲望浓厚，容易撩起且持久难平，幸而生育能力较低，否则这世界早叫兽人们填满了。不过自己身为剑圣，身体强度远非常人可比，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眼见情人已害羞得双耳通红微微颤抖，在白色的发丝中尤为醒目，长而柔软的尾巴因不安而左右甩动，抽打着自己的大腿，拽住自己衣襟的手也紧紧地不肯松开，斯塔雷不禁微笑着吻上珐琅颤抖的眼帘。

“如果为难的话就告诉我，我会停止的……”话音未落，就被珐琅狠狠拉下重重的在唇上咬了一口！

“闭嘴！快点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狼人有些恼羞成怒的轻吼。

眼看情人就要情绪失控，斯塔雷只好顺应“民意”，开始继续为情人宽衣解带，并熟练的在对方身上点起火焰。

首先是一个温柔的吻，安抚下狼人依然有些惶惶的情绪，然后双唇沿着脉动吻上跳动的喉结，再沿着颈部的曲线下降至左肩，柔软的双唇摩擦过热烫而敏锐的肌肤，肆意享受着那种丝绢般光滑的触感。

一手轻拂对方胸前因紧张而竖立的红点，另一手则挑开衣襟，摩挲着情人有力紧实的腰侧，用指尖与掌心细细感受着那充满弹性与力量、同时因为紧张与羞涩而轻颤的身体。

整个身体都被情人困在床上呈现出无法使力的姿态，敏感的皮肤感受着对方给予自己每一点的爱抚，身体在温柔的爱抚下力量渐渐流失。感受着腰侧充满情色意味的抚摸，珐琅微微慌乱，双手本能的想要推开让自己不安的来源，却又被理智阻止，只好紧紧地抓住身下的床单不敢放开。

金色的眼睛渐渐迷蒙，唇间开始吐出低沉的喘息，开始被欲望支配的狼人本能的扭动着身体，渴望得到更多的快感。

感觉到顶在自己腹部的热块，正在反复吸舔柔嫩红果的黑发剑圣抬起身，甩掉身上剩余的衣服，用同样发热的身体去摩挲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赤裸的情人，在两人身上挑起更热烈的、让人焚烧殆尽的欲望火焰。

在迷蒙的月光下，珐琅身体紧绷，头部向后仰起，雪白的长发铺满了大床，他双眼微闭，轻轻的喘息着，尖利的犬齿在被吻得红肿的双唇间若隐若现，雪白的胸前散落着点点红痕，两颗挺立的红果被咬啮得泛起些微血丝，因为体毛也是白色，使得因激情而泛红的肌肤毫无遮掩的展现在斯塔雷眼前，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性感。

不似女子的滑腻，也不是少年的青涩，珐琅的身体是属于那种成年男子的健美；不像狮族的强健，也不如狐族的纤细，狼族的兽人拥有的是有力而灵活的躯体，在他们身上，力量与速度的结合被完美的体现了出来。

厚实的肩、细窄的腰、挺翘的臀、修长而有力的四肢，对于斯塔雷而言这样的珐琅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带着近乎膜拜的心情，斯塔雷用唇舌、用双手，一次又一次的去触摸、去感受那包裹着力量的火热肌肤，也同时煽动着珐琅更为强烈的欲望。

仿佛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心脏跳得像快要爆炸，珐琅的头脑阵阵眩晕，只记得双手紧紧抓住床单，以免自己不受控制的将身上的男人压倒在身下狠狠的侵犯。艰难的喘息着，身体因欲望而紧绷得颤抖，珐琅微恼，那个男人还在慢腾腾的干什么？！

狼人有些恼火的扭动身体，企图脱出剑圣的掌控。斯塔雷抬头，发现这不是情人的拒绝，而是某种不满的催促，不由得浮出一个微笑，复又低下头，将情人身下埋藏在洁白草丛中早已火热坚挺的欲望纳入口中。

“啊哈！……”突如其来的强烈快感让珐琅不由得惊喘。紧紧包裹的火热与温暖，以及敏感处的重重舔舐，男人最敏感的地方被毫不留情的反复撩拨，强烈的欲望直冲头顶，让珐琅头晕目眩，浑身无力。

有力的狼尾狂乱的甩动着，不时扫过斯塔雷的后颈与肩背，微凉的毛发抚过赤裸的皮肤，只留下些微的轻痒，却激起了更为强烈的欲望。

将仰卧着的情人的左腿屈起，长着薄茧的手指摩挲着大腿内侧最为柔嫩的皮肤，结实的肌肉立刻反射性的绷紧，随后又放松下来，任由那只手滑向更为隐秘的所在。

强烈的欲望本能冲击着珐琅的脑海，他无意识的扭动身体，不知道自己是想要逃离还是索取更多，但是下半身被另一个男人固定住，要害也落入别人掌控，还有一只手正探向自己最私密的地方，这让沉沦在欲望中的狼人内心深处本能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斯、塔雷……”喃喃的轻声呼唤，只是要提醒自己，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是敌人、这个人不会伤害自己、这个人……是自己所爱……

听着恋人因欲望而喘息着呼唤自己，感觉到自己下腹热流翻滚，本能咆哮着渴望身下这火热性感的身体，斯塔雷骤然加快了动作。

右手握住狼人火热粗大的欲望，拇指时轻时重地摩擦着那最柔嫩敏感的顶端，发出阵阵水声，将下方的囊袋吸入口腔以舌头翻转顶按，左右轮流含入吐出，引起情人又一阵惊喘。左手则沾上欲望吐出的滑液淫靡的涂抹在大腿根部与会阴处，轻揉重按，强烈的快感使得情人已十分敏感的身体开始微微抽搐。

眼见恋人已沉迷在欲望中不可自拔，黑发剑圣调整了一下姿势，将恋人的双腿抬起向左右分开好让自己的身体嵌入到合适的位置，却在将要分开双腿时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强烈反抗。

紧紧的并拢双膝，修长的双腿无力的微微颤抖，却死死不肯分开，珐琅因欲望而湿润的金眸中只残存着一丝清明，望着不明所以的爱人，半是威胁半是祈求的开口。

“……不……不要……分开……”

带着喘息的命令模糊不清，让同样陷入激情的斯塔雷有些迷惑。

“……你不要了么？”因为之前已说过随时停止的承诺，强忍欲望的男人声音沙哑的向不肯分开双腿的恋人确认道。

“……不……”声音中同样充满欲望，珐琅难耐的摇头。

“……不是……”无法清楚的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强忍羞涩的狼人主动撑起身体翻趴在床上，将头埋进双臂间，声如蚊呐般的挤出下半句话，“……从……从后面……”

兽人族与寻常野兽在智慧上自然是不同能够相比的，但某些野兽潜在的本能却也让兽人的智慧难以与之抗衡。

狼这种动物在相互打斗时如果有一方认输，就会仰卧在地夹起尾巴张开四肢露出肚腹以示投降，这已是刻入狼族血液的一个信号，而就算过了千百年，行动与智慧都与人类无异的高傲狼族兽人们，依然在潜意识中拒绝摆出这个代表了懦弱与耻辱的姿势。

珐琅深深地爱着斯塔雷，但那是一种平等的、对等的爱，那并不表示他就弱于他，或必须拜倒在他脚下，所以即使答应了被斯塔雷拥抱，珐琅的本能也不容许自己在他面前仰卧着张开双腿。

雪白但有力的身体伏卧在面前，雪白的发丝从肩头流泻而下，身体因欲望而紧绷，紧细的腰身紧翘的双臀，尾椎处延伸出的雪白长尾轻轻甩动，使得臀缝处的隐秘时隐时现，火热的欲望难耐的摩擦着身下的床单以求缓解体内热烈的渴望，喘息着在男人面前扭动着美丽的身体——这一切能让圣人也为之疯狂！

斯塔雷再也难以忍耐的扑过去，左手钳住珐琅的腰，右手抚上珐琅身前火热的欲望，右腿插入双腿之间，坚硬的热铁在对方大腿根处狠狠的摩擦，喉中溢出低沉的呻吟。

“……珐琅……珐琅……”

“……啊……啊……啊！”被欲望充满的脑海已经难以思考，珐琅的身体跟随着本能与另一具火热的肉体相互摩擦，贴在隐秘处那火热肉块所代表的意义更是让他难以自控。

就在他毫无防备的享受着快感的时候，身后那隐秘的、从未被触碰过的穴口被异样的感觉所袭击，这让他不由得脱口轻呼。

深知男子间欢愉的艰难，斯塔雷只是以沾有恋人爱液的手指在对方臀缝内来回摩擦，围绕着紧闭的穴口轻轻画圈，仔细的湿润着那依然干涩的褶皱。待到珐琅的身体习惯了这样的触碰而开始放松，斯塔雷试着将食指微微探入又缓缓抽出，反复数次，将爱液均匀的涂在紧涩的内壁上。

隐秘处被进犯着，虽然轻柔的力度没有带来疼痛感，但当这种异样的侵入反反复复地进行着，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有力时，燃烧在身体内的欲望渐渐被忽略，珐琅脑海中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到那个被不断深入着的地方。

珐琅突然清晰地发现，当感觉集中在那个无比敏感的地方时，他甚至可以分辨出情人指腹上薄薄的剑茧摩擦过内壁的异样触感，这发现让珐琅突然间涌起一阵羞涩，身体本能的紧缩，无法控制的绞紧了情人在自己体内探索的手指。

“……嗯啊……”

斯塔雷轻轻抽出手指，惹得珐琅的身体一阵颤抖，不由自主的低低呻吟出声，手指紧紧地攒住身前的床单。

一手继续抚弄情人身前的欲望，试图分离他对身后异样感觉的注意力，另一手继续进行那艰难缓慢的开拓工作。斯塔雷的身体火烫，欲望坚硬如铁，可是为了所爱的人能顺利接纳而不是疼痛流血，他咬着牙强忍欲望慢慢揉按着眼前那狭窄柔嫩的小穴，让它渐渐绽放出美丽的色泽。

一根、两根、三根……珐琅咬着牙低喘，上半身已无力的伏在枕上，将头埋在手臂间不肯抬起，因为太过用力，狼人尖利的指甲把床单撕成了条状，露出了下面垫着的棉垫。腰部被强健的手臂牢牢搂住，下半身几乎全部落入对方的怀抱，被挑逗的欲望总也得不到满足，身后的隐秘被持续的开拓，珐琅被这种种感觉刺激得焦躁起来，不自觉地开始挣扎。

“……你、你快点！……别磨蹭了！”再也忍不住的开口催促，狼人恼怒的回头，恨恨瞪着背后的那个始作俑者，却不知自己在本来就快要爆炸的火药桶上狠狠地点上了一把冲天大火！

强自忍耐着的黑发剑圣被情人不解其苦心的催促打破了自制，他猛然抽出了尤在后庭内活动的手指，在珐琅的惊呼未脱口之前，将早已火热的欲望顶入那柔嫩的甬道。

不同于手指的体积与温度给从未被开拓过的内壁带来强烈的刺激，仿佛要被灼伤般的热烫从两人衔接的地方向体内扩散，使珐琅几乎忽略了被侵入的疼痛，但那种异样的感觉仍使他全身不自觉的僵硬。

斯塔雷不敢动，尽管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要解放，但深怕伤害到自己最深爱的人，他只是静静等待着对方的身体适应这种感觉，慢慢放松下来之后才继续缓缓推入。一点点深入，再一点点退出，反反复复，缓慢的节奏同时折磨着两个人，发现恋人紧张的摒住了呼吸，斯塔雷沿着脊缝缓缓的抚摸着珐琅的背部，安抚着有些不安的恋人。

“不要摒住呼吸……来，吐气……再深呼吸……”剑圣温柔的安抚让狼人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珐琅随着斯塔雷抚摸的节奏呼吸着，感觉着另一个人的欲望在自己体内搏动着，抚摸着自己身体的手已经克制不住的微微颤抖，知道对方的克制完全是因为体谅自己的不适应才强自忍耐，骄傲的狼人不自觉地微微泛起笑意，最后一点紧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感觉紧绷的甬道微微松弛，掌下的肌肉也不再僵硬，斯塔雷知道珐琅的身体已经开始适应，才敢放开一点自制伏在狼人背上开始缓缓律动。慢慢的,珐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酥麻从两人衔接的地方传向全身，舒适得让他有些控制不住的低吟出声。

“……呜嗯……”低哑的闷在喉咙里的呻吟不自觉地透露出些许的苦闷与难忍的快乐，鼓动着斯塔雷的心，让他的欲望更为粗大，动作更为猛烈……

敏感而狭窄的内壁清晰地感受到情人的反应，狼人自然知道原因为何，可又偏偏忍不了、管不住自己口中的声音，反而因为对方猛烈的进犯而更强烈的快感逼得不断回荡在屋子里，让他变得因羞涩而更为敏感。

忽然，当斯塔雷的欲望摩擦过珐琅体内的某一点时，一股强烈至极的快感闪电般的沿着狼人的脊椎袭上脑部，让他无法控制的发出一声仿佛带着哭泣的低吼，身体无法控制的轻轻抽搐，雪白灵活的尾巴激烈的来回甩动，仿佛这样就可以把那种异样的快感给甩掉一样。

珐琅从未有过这种感受，那种几乎让人无法抵抗的快感几乎瞬间就摧毁了他的理智，让本能主导了身体，而这种快感并不是能由自己控制，而完全是由别人给予的！几乎丧失自我的恐惧还没有淡去，一阵比一阵更为强烈的酥麻感却源源不断的袭来，珐琅的脑海几乎无法思考，只能任由自己的本能带领着身体在男人的身下追逐那种让人沉迷的疯狂。

探索到爱人身体的弱点，黑发剑圣为了给予爱人最甜美而难忘的初夜，反反复复的进攻那最敏感的地方，耳中听到那低沉的充满快感的呻吟，掌下是不自觉扭动迎合的美丽躯体，冰凉柔软的尾毛扫过大腿的触感，每每煽动着他的本能，但顾及爱人的身体，斯塔雷不敢放肆的去疼爱初次被人进入的珐琅，不过得到所爱之人的甜蜜与幸福令这点遗憾显得微不足道。

看到恋人的脑袋害羞的埋在臂间，恨不得钻到枕头下面去的样子，斯塔雷微笑的俯下身，从眼前最接近的背部起，一路向上吮吻，最后扳过珐琅有些茫然的脸，给了一个深深的热吻。

唇齿交缠的感受唤醒了珐琅的理智，第一个映入他眼中的，就是黑发男人深情至极的温柔眼眸，那眼眸中映照出的，是一个拥有纯白发色的狼族兽人。

那种发自心底的爱恋从他的眼中，他的唇间，他的掌心，他的身体中毫不掩饰的透露出来，那个男人用他的生命与灵魂来述说他的爱恋，他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他眼前的人……

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从心里消失了，又有什么新的东西诞生了，整个身体仿佛泡在温暖的水中，轻飘飘的，年轻的狼人向恋人展露出一个美丽得无法形容的微笑。能够被这样的人、这样的深深眷恋着，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拥有一生爱着他的自信，也有让他一生只爱的自信，这样的恋人，必然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哪怕被掌控，哪怕必须臣服，能够让他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永远只有那个黑发的温柔男人……

被恋人美丽的笑容迷魂了头，剑圣呆呆的忘了动作，白色发丝间那双钩人魂魄的金眸带着顽皮的笑意，主动地扭动身体，收缩了一下那敏感的地方，露出个微带嚣张与野性的笑容。

“呐……还不继续，你没力气了吗？……”百分百的挑衅。

被恋人突如其来的主动刺激得低低呻吟了一声，斯塔雷一手扶住珐琅的腰一手握住他的要害，开始猛烈的进犯身下那具诱人至极的性感身体。

“……啊……啊……哈啊……嗯啊！……”太过狂猛地进攻彻底的逼出了狼人的呻吟，但他已经不在意这些细节，只以全心全意去感受爱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强烈快感，放任身体跟随本能迎合对方的律动，因练武而柔韧的身躯展现出惊人的艳丽姿态，让始终凝视着他的剑圣不由得更为激动，身下的热铁也更为粗热。

“琅……琅……”深情地在恋人雪白的狼耳旁呼唤着，感受着对方体内的火热与痉挛，斯塔雷微笑着继续刺激珐琅的敏感之处，爱怜的看着他沉溺在欲望中的美丽姿态，在一个深深的冲刺中重重的在珐琅的欲望上一挑，两人低低的呻吟着，几乎同时到达了高潮。

感到身体最深处被一股热液强势的注入，冲击着已经无比敏感的内壁，在体内激起一种从未尝试过的奇妙快感与充实的满足感，加上一直被挑逗的欲望终于获得了解放，即使是欲望难以被填满的兽人，也无法抵抗这前后夹击的快感，珐琅呻吟着、颤抖着在斯塔雷身下喷射出与他的毛发同样雪白晶莹的火热液体。

两人静静的相拥着，共同品尝着这甜蜜而幸福的一刻，斯塔雷的欲望并没有退出珐琅的身体，感受着他体内一阵阵因高潮余波而带来的痉挛，斯塔雷抬头轻轻舔噬狼人耳朵内柔嫩的皮肤，却不由得因为对方毫无预兆紧缩的内壁而闷哼出声。

“……嗯！”明了了兽人的耳朵有多么敏感，剑圣微笑着在那已然红透的可爱耳朵边轻轻开口道，“……还好吗？今晚还要继续吗？”言语间的吐息让敏感的耳朵轻轻一抖，斯塔雷好笑的看着那双狼耳比兔子更敏捷的向后一转往下一塌，正正好躲过了他气息的“攻击”范围。

冲刷着四肢的快感正慢慢淡去，力量又渐渐流回身体，珐琅正支起上半身想反过来压倒身上的人，却被自己身前的狼藉吓了一跳。

“噗！”忍不住喷笑出声，面对小心翼翼退出自己身体的斯塔雷，珐琅有些好笑的指着自己身体前方的那片残破，笑道：“幸好刚才我没有抱着你，不然你肯定很惨~~~”

本来有些莫名其妙的斯塔雷一看到情人手指指着的地方，也不由得微笑出声：“啊啊，说的也是，幸好幸好~~~”

只见那里本来整洁柔软的床单早已被狼人因激动而长长的尖锐指甲抓成了布条，底下垫着的厚厚棉垫也被挠的棉花翻飞，最底下的木质床板上横七竖八的散落着仿佛被猛兽袭击过的尖利爪痕，不少木屑混合着棉花散落在已成布条的床单中间，可见当时的力度，如果这双手当时不是抓着床单而是攀着情人的肩背，可想而知那会是个怎样的惨状……

见黑发剑圣的眼睛看看那处残破再看看他，又看看那处残破再看看他，微笑的眼里仿佛在说“看来你当时很激动啊？”的调侃目光，莫名的有些害羞起来的狼人恼羞成怒的掀翻了对方的身体，迅速的欺上去，装作恶狠狠的威胁道：“等一下一定要让你求我！！！”

被那蜜色的肌肤所吸引，年轻狼人的双手不断的流连于剑圣柔韧健美的身体。平时挺拔不屈、充满魄力的男人此刻正温顺的躺在自己身下，任由自己施为而毫不反抗。那么强势的男人却只为自己臣服，一种异样的满足感充满了珐琅的身体，阵阵热流有些不受控制的涌向腹部，让早已脱离童贞的兽人自己也暗暗心惊。

他们的武技与力量都已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平，强韧的体能与平常人相比更是有天渊之别，刚才的一场欢爱对于他们来说大约也只是比武之前先热热身的那种程度罢了，所以在珐琅的刻意挑逗下，斯塔雷刚发泄过没多久的身体又再次燃烧了起来。

长年握剑的手结实微糙，为了不伤害到对方，狼人以意念控制自己的指甲缩回到最短，与兽人们平时几乎能称得上是“爪”的手完全不同，圆润的指甲使那双手看起来与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而就是这双手，滑过了剑圣斯塔雷有力的颈肩、赤红的茱萸，在平坦小腹上流连了一会儿后，忽然握住了他最为脆弱的欲望。

粗糙的手狠狠的挑动着那处敏感，力道里明显隐含里一些“打击报复”的成分，这份孩子气让剑圣有些哭笑不得。察觉到对方有些走神，珐琅微恼，在不断煽动情人欲望的同时，学着刚才对方作的事，将手指探向身下人臀缝内拿隐秘狭小的甜美甬道。

“……呜呃……”干燥的指尖不知轻重的用力闯入从未被碰触过的秘密场所，干裂的疼痛感让一时还没有心理准备的斯塔雷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感觉那只闯了祸的手马上就僵住了，不敢再有半点动作，深怕伤到了挚爱之人。

早就知道珐琅虽然与女子有过不少“实践”，但是和男人明显是头一次，而刚才在下方时，又早已被斯塔雷撩拨得有些神志不清，那些与女人不同的准备工作也只是在脑海里有个那么一点印象罢了。

认命的半撑起身，伸手在床单上抹过一把之前狼人射出的精华，细细涂抹在对方手指上，又主动地分开双腿，让珐琅能够把那处看得更清楚一些，作完这些事，斯塔雷早已害羞得满脸通红。

但自从当他发现自己在面对那个年轻狼人时心底那无法忽略的心动时，就已经做好了所有一切的准备——居于下位又怎样？放弃男人的尊严又怎样？相较自己，那个人太年轻，太耀眼，强盛的生命与智慧迸发出的夺目光彩使他又如一块神奇的磁石，紧紧地吸住了自己的眼睛与魂灵，他只能静静的、温柔的守护着他，在那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递上他的手，在那个人陷入困境时与他并肩作战，在那个人悲伤时抚慰他的疼痛。本来他并不期待这段感情能够有完满的结果，因为他了解，狼是一种多么骄傲的动物，而珐琅，“狼中之王”，期待的只是一个能够与他并肩相付的朋友吧……

所以当那个耀眼的兽人面对他强势的宣布他的“人生所有权”时，他是惊讶的，但在喜悦的同时他也清楚明白的知道，珐琅还太年轻，不懂得经营好一段爱情，需要的不只是激情与决心，还有忍让与体谅。既然珐琅不知道，那就让他来吧，既然上天已经给了他一个奇迹，那么在他的努力下，可否期盼会出现另一个奇迹？

从小生活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耳熏目染加上刻意留心，所得的知识足够让斯塔雷了解，如果想要将这份感情继续下去，他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不是没想过角色易位，但是一想到那人眼中闪耀的无可比拟的骄傲，斯塔雷就只能在心里微笑着叹息，果然先爱上的，总是输家。

所以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不是不羞涩，不是不担心，但是他的心里没有一点的不甘与后悔，想得到那个人的欲望，胜过了其他所有的一切，斯塔雷放下自尊迎合着珐琅的入侵，身体配合着他的动作，灵魂上的愉悦是那么强烈，盖过了因生涩动作而带来的疼痛。

有了爱人的配合，最初因生涩而有些束手束脚的珐琅很快进入了状态，男人当然最了解男人的弱点，加上之前已有过“亲身体验”，还有体贴默契的伴侣，完全发挥出“狼性”的兽人坏心眼的将身下人撩拨得呻吟连连，强烈又绵绵不绝的快感折腾得剑圣以往清明似水晶的黑眸中盈满生理性的泪水，被情人抓到诀窍的爱抚在体内煽动起难以忍受的酥麻，将体内的力量全数剥夺，只能无力的攀扶着狼人的肩背，身体不自觉的扭动摩擦，以减轻那种让人疯狂的快感。

有了斯塔雷的配合，珐琅将那双修长的腿压向对方身侧，腰臀自然的浮起，将早已火热的欲望与身后隐秘的穴口完全的暴露在狼人的眼前。

难以启齿的地方被修长粗糙的手指沾着爱液反复进出与拓张，即使强迫自己深深的吐息，还是被那种混杂着异样快感的违和感所打断，无法忍耐的低哑呻吟刺激着同样欲望勃发的珐琅，珐琅难以忍耐的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当那甬道能比较顺利的吞下三根手指时，珐琅用自己的欲望填满了那早已渴望了许久的地方。

“……啊哈……啊哈……嗯啊！……啊啊！……”轻微的疼痛无法掩盖强烈的快感，被深深进犯的身体，被反复冲击的敏感，被灵活挑逗的欲望，加上给予自己这一切的是那个人，这种种几乎立刻就让斯塔雷陷入快感的海洋，以往清醒的头脑已无法思考，被高高架起的双腿，隐秘处肌肤摩擦的热度，鼻尖唇上熟悉的气息，长久以来的渴望被满足，但斯塔雷已无法仔细的去品尝这份喜悦，被快感冲散意识的身体本能的向身上的人索取着自己渴望的一切。

失去焦距的黑眸因泪水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总是温柔微笑的男人此时展现出的是因快感而艳丽无比的媚态，撩人的呻吟充斥在耳边，被这一切刺激得近乎失控的珐琅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伤了他！不能伤了他！！不能伤了他！！！

可是兽人本能的欲望是无法违背的，斯塔雷千算万算也没料到，他的身体能够承受寻常兽人的欲望，可珐琅有着与他不相上下的实力，身体力量当然也不是普通级别的，相较之下他的欲望也不可小看。

骨头里已在没有一丝力气，斯塔雷无力的瘫软在床上，平坦的小腹上沾满了自己的体液，双手已经抓不住任何东西，只有双腿被狼人有力的手分开架于肩上，火热粗大的欲望不知疲倦的贯穿着那已经有些红肿的密处。

“……呜啊……不要……了，求……求你……啊嗯……啊啊！……”黑发的剑圣低低哀求着，在持续不断的强烈刺激下，他已经连续高潮了三次，再强的体力也有耗尽的时候，可是珐琅仿佛不知疲倦的持续进犯着那敏感到极点的地方，永远不会满足似的，贪婪的索取着恋人体内带给他的每一点快感。

不是没有听到对方的哀求，可珐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他的本能渴望着这个人，那种像要把对方吞噬的渴望让他只能不断的索取再索取，进犯再进犯！

知道这样下去一定会伤到所爱之人，年轻狼人咬咬牙，忽然改变姿势，将已经无力的爱人就着还联系在一起的姿态整个抱起，惹得因为撑不起自己体重而被贯穿到最深处的斯塔雷近乎抽搐的颤抖。

搂着爱人的身体持续着从下至上的律动，凑上唇轻吻对方的脸颊，“雷，你受不了的话就抚摸我的尾巴……”充满爱怜的句尾沉没在两人唇间。

因为这句奇妙的叮嘱而回神，斯塔雷试着依珐琅所言，伸出手绕到他身后细细抚摸那条因兴奋而摇动的雪白长尾，一抚到尾根就感到身体里的热块又胀大了些许，狼人低低的闷哼，身体的动作更快了。

虽然身体已经很疲劳，可剑圣还是对这条敏感到极点的尾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忍着欲望仔细地梳理抚弄那条洁白的大尾巴，惹得狼人呻吟连连，手上的动作也越发失控。

终于，珐琅将斯塔雷的身体高高举起，又在下一瞬间重重的压下，被贯穿到极点的男人抽搐着再一次达到高潮，沙哑的喉咙已叫不出一点声音。停留在情人身体的最深处，感受着对方因高潮而强烈收缩的狭窄甬道，狼人终于得到了满足，将灼热的体液注入甬道深处。

两人相拥着躺在床上，污浊的床单被抛弃在一边，垫着柔软洁净的棉被，舒服慵懒的幸福气氛让人不想开口，生怕一不小心打破了这宁静的世界。忽然斯塔雷一声轻笑，将头埋入自己的臂间，珐琅好奇的望过去，眼里有着淡淡的疑惑，剑圣明了他的询问，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只是想起刚才开始前你说你作完了我就没力气在做了我还不相信，结果……”小麦色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诱人的殷红，没有再说下去。

 

不知为何看到斯塔雷害羞，珐琅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伸手撩开情人因汗湿而沾在脸颊上的黑发，结结巴巴的开口道：“不好意思，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要不然……要不然以后我少抱你一点……你多抱我一点吧……”话刚说完耳朵已是绯红一片了。

看着情人这副可爱到极点的模样，身体不再绵软的斯塔雷扯过狼人就是一个深吻，“这种事有什么关系？反正再累也不过休息一会儿就好了，重要的是——我们相爱，这就好了……”

“是啊，”珐琅赞同的点点头，金色的眼眸中只有那个如黑夜般温柔的男人。“只要我们相爱……”

“……我爱你，只爱你……”仿佛呢喃又仿佛是誓言般的情话消失在两人重叠的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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